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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是你六十岁生日
大型灯光秀溢彩流光

陪伴你神采飞扬盛装出场

不写波澜壮阔
不写高谈阔论
不写雄心勃勃
不写瑰丽文化
只从自己角度

写一写真实感受

我是国家公务员
爱人是医务工作者
我们住着宽敞房子
过着有滋有味生活
女儿是人民教师

女婿是证券从业者
他们有房有车

有一个可爱儿子
我们每个人在各自
岗位上都用心工作
一步步坚定走过来
实力不俗表现出色

喜欢忙碌之余
周末郊游驱车

写诗摄影品美食
欣赏宜人景色
喜欢平淡平凡
自然简洁随和
定一些小目标
不为难别人
不为难自我

能够实现一阵窃喜
不能实现一笑而过

这是我们
世代生活的家乡
无论她蓝天碧水
无论她空气污浊
我们在这里出生
我们在这里凋谢

我们不爱她谁会爱她
我们不努力谁会努力
我们不建设谁会建设

最近人们热议
你在强力推进
你在奋力追赶
你在竭力改变

一个务实能干的
枣庄回来了

一个自信满满的
枣庄回来了

我们为你加油点赞
让我们一起奔跑吧

向着建市七十八十九十年
向着第二个一百年

我深爱的
这片热土

□金殿国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

返。”阮籍的这种心情，与李白“欲渡黄河冰塞川，
将登太行雪满山”相仿。

我也曾率意独驾，漫无目的，无路而返，只是
未尝恸哭。我比他幸福。

我喜欢独驾出游。
逃离工作和生活的樊笼，卸下一身的包袱与

枷锁，走进自然风光，寻觅名胜古迹，窥探历史人
文，实在是熨平拧巴的心灵的一种良好方式。

湖边堤坝、蜿蜒山道，快意驰骋，生猛美景扑
面而来，如同清冽山风吹入口鼻，令人窒息。平坦
高速，极速飞奔，体验“人类第二兽性”之快感，酣
畅淋漓。

“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出行途中，
看到花花草草在微风中摇曳，那是在向我点头微
笑；看到河流曲折流淌，那是它在一路自由欢唱；
看到海洋浩渺辽阔，那是心中之意境高远。每次
出游，均有“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之欢喜。

独自出游，少了与人同行时必须的照应与迁
就，可以随心所欲，无拘无束，遇到自己喜欢的景
或物，可以驻足良久，反复把玩。当年杜牧《山
行》，写下“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
诗句，有人以为“晚”字非傍晚，应为“迟”意，霜打
枫叶，鲜艳异常，长时观赏，不忍离去，于情亦通。

曾登上太白楼，遥思李白之飘逸洒脱，跨越时
空与谪仙对话；走入孟子庙，养吾浩然之气，塞于
天地之间；钻进运兵道，感受三国时期刀光剑影、
枭雄争斗；踏上垓下古战场，观芳草萋萋，水何澹
澹，体味项羽“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的悲壮与无奈。

也曾独驾太行，纵行崇山峻岭，穿过挂壁公
路，立足群山之巅，层峦叠嶂，远山含黛，夕阳斜
照，金峰闪耀，顿生江山如画、英雄折腰之豪情。

沦陷于钢筋水泥的城市，挣扎在俗世生活的
泥淖，我需要偶尔的逃离。水貂和麝香的盛装不
能安慰自己，带上自由和丢失的理想与热情私奔，
才是灵魂祛痛的解药。

独驾出游，整顿心情，康复自我，不要让方向
迷失，不要让生命枯萎。

独驾之趣

生活况味 □张孝平

今年是枣庄市建市六十周年，作为一个枣
庄市民，有着对枣庄日渐增厚的感情，思来想去
觉得应该写点文字。然而当我打开电脑，大脑
顿时一片空白。枣庄建市六十年有那么多事情
需要写，我要从哪儿着笔呢？嗨！人有时候还
真得靠点灵感。转瞬，随着手指的滑动，屏幕上
立马跳出一行字：归属感与融入度。

不过这还得从滕县改属枣庄说起。滕县是
1979年1月1日改属枣庄市的，这在当时来说是
一件大事，尤其是对县党政机关部门来说，突然
换了“婆婆”，这当“儿媳妇”的心里总不免有些
忐忑不安。而对于一般普通百姓来说就没那么
多“顾虑”了。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
行政管理的归属并不能代表思想上的归属和融
入。

提到归属感和融入度，我首先想到的就是
《枣庄日报》。我的归属与融入是从接触《枣庄
日报》并向其投稿开始的。当年行政区划时，我
已从辛庄公社被招到县委机关做文字工作。那
几年，我下公社搞调查写的第一篇调查报告就
发表在《枣庄通讯》（后改名《枣庄日报》）上，题
目是《走农工商一体化发展的路子》，推介的是
东郭公社辛绪大队大力发展淀粉、粉条的典型
事迹。那一时期我发表了不少新闻稿件，如《赛
马记》《下乡日记》《积肥造肥要实事求是》《刁金
柱的文学梦》等等。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除了
写新闻稿还写了很多文学作品，其中小诗《窗
下》和小小说《羞》就是最早发表在《枣庄日报》
上的。

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尤其是近几年，
我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并且大多数稿件在《枣
庄日报》文学和文化副刊发表。有时候我想，我
老了，也越来越离不开《枣庄日报》了。《枣庄日
报》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发表平台，在我心目中，
它就是我的念想，它就是我的精神家园，它就是

我晚年生活的精神寄托。有的文友知道我们小
区接《枣庄日报》要比其他地方晚一天，文友们
只要发现报纸上刊有我的作品，或拍了照片发
给我，或写短信告诉我，让我先睹为快。有时候
编辑也会在出报前把报纸大样发给我，征求我
对稿件删改的意见，有时在出报后也发给我报
纸的数字版，这样纯粹就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
并方便我在朋友圈转发。总之，这些年让我越
来越感到，我不仅与报社编辑的关系越来越密
切了，编辑有什么想法或策划，第一时间会找我
沟通或者约稿，而且不知不觉中我已融入枣庄
这个城市。

这些年我常想，是新闻和文学让我最早接
触到枣庄、了解到枣庄，而《枣庄日报》就是联系
的媒介、桥梁和纽带，使我在精神和思想上真正
有了归属感。

当然，说到文学，《抱犊》于我也是功不可没
的。我最早与《抱犊》发生联系实际上要早于

《枣庄日报》，只不过发表作品要晚于《枣庄日
报》。我最早认识的《抱犊》文学编辑是刘建忠
老师，我的小说处女作《梨园情话》就是经他的
手编发的。在之后的几十年间，杂志几任主编
和编辑都对我特别关照，使我每年至少有一组
散文作品在《抱犊》发表，为此，2000 年枣庄市
作协还特地增补我为作协副主席。通过《抱犊》
文学平台，这些年我还结识了一大批文友，并使
我很快融入到枣庄文学圈中。要说归属和融
入，这应算是我在文学上的首次归属和融入，而
枣庄市作家协会则是我与枣庄广大文学爱好者
联系的纽带。

说到归属感，枣庄师专应该是我思想和政
治归属的驿站。我是 1985 年按照组织安排考
入枣庄师专干修班的，学习的专业是思想政治
教育。通过两年的学习，我的思想政治理论水
平得到了提高；同时，也加深了我与同学间的

友谊和同窗之情，现在毕业30多年了同学们仍
保持着联系，有了微信后我们还专设了枣庄师
专同学微信群。其实，刚入学时我与枣庄和其
他几个区的同学是有疏离感的。当然，其中有
自己的性格问题 （本人内向不擅交际），也有
情感方面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对我来说
就是之前与枣庄方面的人接触得少、了解得
少，因而有一种陌生的感觉。说实话，在滕州
归属枣庄之前，作为滕州人与枣庄的联系极
少，特别是机关工作人员，有啥事情都是往济
宁跑。多年后回顾这段学习生活，我觉得收获
受益颇多。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两年学习
让我通过师专老师和枣庄同学进一步了解了枣
庄，为我融入枣庄做了大量的功课。因而也可
以说，是师专的两年学习，尤其是第二学年转
到枣庄三十中后，对消除我与枣庄的疏离感，
进而增强对枣庄的认同和归属感，起到了很大
的促进作用。

上面说到的归属和融入，对我来说，其实
还算不得完全意义上的归属和融入，还只能算
是在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的部分归属和融
入。最后我想说的与归属和融入有关的一件事
情，就是我参加了枣庄市人大会。我是枣庄市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曾参加了五年
的代表会议。通过参加会议，履行人大代表职
责，行使人大代表权力，使我进一步坚定了自
己的初心和使命，使我深深感受到作为一个枣
庄人的光荣使命和担当。

今年是枣庄市建市六十周年，在这喜庆的
日子里，作为一名普通的枣庄市民，我想说，
今生能够成为一位枣庄市民是我的荣幸，是枣
庄成就了我的一切，我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继续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新时代枣庄的各
项事业讴歌，用自己手中的笔书写枣庄更加美
好的明天。

归属感与融入度

榴乡的秋天，身上不时掠过一丝丝秋的感觉，
坐在办公室里，透过窗外，眼望着仙坛山上的游人
一日一日的增多。

拾阶而上，撩踝的毛抓秧、炮神草初秋尚嫩，
翠绿翠绿的；人把高的酸枣树，挂满了葡萄般的小
枣，像裸乳的少妇，一嘟噜一嘟噜地透露在舒展摇
曳的针、叶之间；脚下的石路温热净亮，青白色的
露头石块块都像刚在水中冲涮过一样；山上所有
的，都呈现出洁净、亮丽，就连春去花黄的枯草，也
在汗涔涔地喘吁中散泛出一些鲜亮的晕光。

秋天是透明的。登高望远，山下所有的风景
全然清晰可辨，远接天边的地平线轮廓鲜明。山
下的小城一片清白，像洗得褪了色的蓝色牛仔裤
般干净亲切。纵横的马路在明亮的建筑群中深深
地陷下去，把小城切割成各种各样的几何块状。
小车、货车贴在几何块下的切割线上，吮奶般努力
地拱动，如清水中奔向妈妈的一串小鱼，又如阳光
下奔向母猪的一溜小崽，偶而地，有几声尖尖的汽
车喇叭声“刺”上山来。秋天是能见度最高的季
节，台儿庄大烟囱与白云织染，微山湖的水面共长
天一色，城角边的高楼大厦层次可数，离仙坛山最
近的坛山小区、府顺花园，清楚地能看到阳台上晒
衣服的女人……

秋天是沉实的。鲁南真不愧是玉米之乡，山
的四周是一片玉米的海洋。无际的玉米地，想来
正该是“金穗吐舌”的时候，远远地眺望，也能让人

感觉到秋天的沉甸和丰实。城西的“冠世榴园”，
沿着坛山山脉的南坡，一直向西绵延过去。爬过
山腰的榴带，如海边涨起的绿色的潮。从这里望
去，近处的一株株硕果压弯枝的榴姿清晰如画。
脚下的坛山则宛若海洋上的小岛，岛上万物亦如
岛下，竞相孕育娩产。松籽、酸枣、野石榴、槐豆荚
全都挂满树梢枝头。野草里泛出籽穗，青藤上结
出疙瘩。草丛里有一只母蚰在努力地“产子”……
初秋已经缀满了果实，再过些日子，它将要把自己
艰辛孕育的所有成果，无私地奉献给大地和人类
……

秋天是和平的。登坛山极顶，遥望四方，无限
乾坤尽展秋的和平与安详。顶上的苍穹湛蓝如
海，无声地辐照着万物；脚下的山脉静如卧羊，一
只挨一只温顺地延向东西；峄县大沙河自北向南
顺流而去，林带流水在坛山西南脚下把小城平缓
地分成两半；参差的绿叶掩映着红、白城墙；辽阔
的田野依偎着数不尽的村庄；从城到乡，全都在灿
阳金辉中升腾着和平的希望。没有喧哗，没有掩
饰，追求与价值，力量与信念，都是热血与自然的
体现。

山顶上的松树、槐树、酸枣树、石榴树、各类奇
树异木，或手挽手或各自静立着，一动也不动。偶
尔山风徐来，叶和冠即一起歪头打卦地摇晃起来，
撩捶打靶地玩闹一阵。风止，复原，一派和平竞生
的景象。

头顶上空是多变的云，它像一个爱俏的女子，
一会舞一缕轻纱，一会披一身露衣，一会布衣寒袖
素面朝天，一会花团锦簇艳丽无比。一转眼又是
自来自去了无牵挂，再细看又缠绵曳回欲行又止，
在碧蓝的舞台上，尽展人间难成的霓裳羽衣。

这时，山顶上轻风渐紧，不再停停续续。凉
爽的秋风拂面而来，撩身而去，将万般惬意直送
进你的心窝。秋风是清爽的，不是熏得游人醉的
暖风，不是粘滞浊湿的热风，不是摧旗裂杆的寒
风，它是最本真的，让人感到自由。它总是豪情
万丈，一奔千里，一路歌声地跑过去，把欢快也
撒播开去。于是天蓝了，云白了，空气也变得爽
爽利利的，吸一口到胸中，满是酣畅。秋风又让
人想起秋雨，淅淅沥沥、慢条斯理、文文静静地
打在树叶、庄稼和人的脸上。秋天的风和雨也都
是那样地平和宜人。

登山游秋的男女，接成红红绿绿的鱼贯。青
年人自由自在地跑跳；妇幼老弱相互挽扶着向上
攀登；女人们不再像炎夏那样穿着裤头趿着拖
鞋，都穿上了板正的衣物，秋天使她们回归到包
裹的文明……

这是美好的秋，诗人清雅的秋，农家丰硕的
秋，人们歌唱的秋，小虫呢喃的秋，天上堆锦的秋，
白天明亮的秋，夜里静谧的秋……

人世，应如这秋天的世界一样豁朗。
世人，应如这秋天的万物一样澄盈。

榴乡秋韵

□马润涛

生活热情 □贾传科

我是一名老师，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
也见多了一批又一批的新生，看着这些孩子们，我
经常会思考一个问题，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是什
么？一些父母会在不经意间把自己的遗憾投射到
孩子的教育上，要么出于弥补，要么出于担忧，他
们总是会控制不住地干涉孩子的生活。但是过度
的“爱”会让孩子无法呼吸，也许放手才能让孩子
真正学会成长。

十多年前，我叔叔家的妹妹在家乡小城有一
份稳定的工作，可她并不满足，她说她渴望激情燃
烧的岁月，并不想过温水煮青蛙的生活，于是，她
瞒着父母悄悄辞职去“北漂”。婶婶和叔叔知道
后，几夜都没睡好觉，苦口婆心劝妹妹。婶婶的眼
泪、叔叔的暴怒最终也没能挡住妹妹去北京的脚
步。现在，妹妹在北京有房有车、有家有爱。在一
次家庭聚会上，婶婶告诉我妈妈，当初是她错了，
孩子终有一天会离开父母远走高飞，而父母能做
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放手。

现在，我不光是老师，也是一位九岁男孩的母
亲。“乖，听话！”“这个你不会，还是我来吧！”“不要
自己倒水，小心烫手！”“跟着我，别乱跑！”……不
知不觉中，这些话成了我给孩子说得最多的话，不
知不觉中，我也变成了一位充满担忧的母亲。可
怜天下父母心，我总是担心他上学的时候是不是
穿少了，周一升旗，在户外会不会冷；下雨的时候
我会担心他知不知道打着伞出教室，会不会贪玩
跑出去淋雨；上体育课的时候我担心他早上吃饱
了没有，跑步的时候会不会饿……

我和我的母亲住在相邻的两个小区，每次儿
子去姥姥家都是我把他送过去，其实两个小区紧
挨着，连马路也不用过。在一个休息日，我有一份
材料需要紧急处理，我就想把儿子送到姥姥家玩
一会，这样我就能在家里安心工作，我把这件事情
告诉了儿子，并找出衣服准备帮他穿上，儿子接过
我手中的衣服，自己穿在了身上，告诉我：“妈妈，
我自己可以去姥姥家。”开始我还有点担心，后来
我的母亲打来电话说，孩子已经到家了，我的心才
放下来。从此以后，儿子每次都是自己去姥姥
家。我这才意识到，孩子长大了，我现在能做的，
就是放手让他继续成长。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陈鹤琴说过：“凡是儿童能
够自己做的，应该让他自己做”。如果放手让孩子
自己做，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潜能是无穷的；如果我
们一直“大手帮小手”，我们的孩子将会在无形中
被剥夺许多发展的机会。当然，放手并不等于放
任，我们应给予孩子方向、方法上的指导，其余的
让孩子自己在实践中去摸索。孩子需要的，也许
就是你松开手时一句鼓励的话，让孩子在一条正
确的路上自己试着走，即使跌倒，那也是一种成
长。当一个孩子感受到来自于成长世界尊重的时
候，那就是他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开始的时候，也
是一个人心智自觉开启的时候。这样的成长才是
真正意义上的成长。

学会放手

人生悟语 □刘倩

刘光宇刘光宇 作金色的秋天

樊兴举执教三十余
载，勤恳创新，去岁荣获

“中国好校长”殊荣，现任
中国科学院大学（青岛）附
属学校执行校长，写诗赠
之。

（一）
钓鱼台下君师我，
公寓安侨我送君。
笑忆当年曾戏语，
一生愿做育苗人。

（二）
孤灯夜雨伴初心，
雁北雁南求创新。
汗水育苗林似海，
遍地芬芳遍地春。

（三）
千行百业贵情真，
海水扬花传美音。
寄语讲台师友辈，
风光最喜育苗人。

诗赠
樊兴举

□王晓祥


